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國務院


       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
控訴書
 
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
吳邦國委員長
溫家寶總理  
賈慶林主席：

我是河北省永年縣教育局教研室高級政治教師，民辦慧光學校董事長、校長。我懷著滿腔悲憤，以一個中國守法公民的身份，謹向您們強烈控訴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三級政法委，永年縣縣委，邯鄲市公安局，驅使永年縣公、檢、法、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我敲詐勒索、非法拘禁、刑訊逼供、枉法追訴、枉法判決、壓迫控告、壓迫上訴等的法西斯暴行！
2007年6月7日下午3時，我正準備給學生上課，卻突然被永年縣公安局機動中隊段軍旗等四五人帶走，毫無根據地要求我交出我校一違約應聘教師戚士偉的畢業證。我說我校根本沒有扣押過任何一位老師的畢業證。他們立即給我戴上手銬並推入看守所。我問所犯何罪，他們拒不解釋。在看守所登記處，我向檢察院侯科長控告公安局非法拘禁我，侯說她現在沒有時間聽。我莫名其妙地開始了被非法拘禁的牢獄生活。 
第二天機動中隊段軍旗隊長帶著幾個辦案人員和一位非公安人員（這是辦案人員告訴我的，說他是信訪局的領導）提審我，明確說，交出學校扣押的戚士偉的畢業證，馬上放我出去，不交出，永遠不能出去。我說，我們從來不扣押老師畢業證，戚士偉違背了與我校簽訂的培訓合同書，為了不交違約金，誣賴我校扣她畢業證，請戚士偉拿出證據來，沒有證據就是誣陷。我校卻有她違約違紀的全部證據（她親手簽訂的培訓合同書，證明條）。段軍旗不聽辯解，不讓辦案人員作記錄。那個非公安人員對我又是罵，又是威脅，並說要打。我問他姓名，他不敢說，段軍旗也不敢說，但我認識他。
6月16日，公安對我宣佈逮捕。我問所犯何罪，公安人員說涉嫌非法拘禁，妨害公務。我問非法拘禁物件是誰？妨害誰的公務？公安人員說，捏這個罪名為的是把你抓起來要畢業證，其他拒不解釋。至此我多次提出要見律師，公安置之不理。
6月28日，公安提審，說我妨害法院到慧光學校執行公務，我解釋說，那天（4月12日）法院的人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在我們學校，要求把我們學校有關法院（市、縣）那兩盤錄音帶（敲詐勒索慧光學校的錄音）交給他們帶走，他們保證不再執行我們學校與違約教師姜曉肖的判決，法院承認判錯了，學校是事業單位不是企業單位，按企業判違背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和《教師法》。因為昨天市中院紀檢組帶著最高法院的指示來我校查法院對我校敲詐勒索、枉法裁決一案，我知道他們要毀滅罪證，所以我拒絕了他們的交易，堅持要按法律辦，並說你們等著我，我下去見你們。我下去時未見人，聽說走了，我又上二樓辦公室辦公，一會兒之後，有學生說校門外有人吵鬧，我趕到時見幾個穿便服根本不象法官的人在門前吵鬧，圍了很多人，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他們是法院的，我說有事到辦公室談，並握其中一位的手邀請到校裏面去，他們說，你不答應我們的條件，我們就不談了，繼續在門口吵鬧，胡說慧光學校不講信用，私扣老師工資，打官司打輸了等等，弄得大門前亂嚷嚷的，他們顯然在惡意擾亂破壞教學秩序，我無奈讓老師拍照記錄了下來，並讓老師寫了兩張“情況說明”，張貼到校門外，以向群眾澄清事實。公安卻說我撕毀了法院的執行通知書，我說根本沒有此事，根本沒有見著什麼執行通知書，更沒有撕。
6月29日，公安說我非法拘禁三位老師，我說那三位老師在我校培訓，簽有培訓合同書。我校根本沒有非法拘禁他們，見我們有理有據，公安人員無話可說。我說：“你們一再說，這是給捏的罪名，怎麼能是真的？”公安人員惱羞成怒，又給我找了許多罪名，要我承認，被我一一駁倒，我見他們無理取鬧，再次提出要見律師，不讓見律師不回答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見了律師十分鐘，律師被勒令不准與我談案情。
6月30日上午，公安郭海朝給我帶上頭套（黑色塑膠袋），一個多小時，要求我要“老實”，並威脅還要打，我沉默不語，表示抗議。
7月1日，公安郭海朝用電棍威脅我，我揭露他們的犯罪行為，看守所都看到郭海朝所攜帶的電棍，我向看守所反映了他們這兩次犯罪行為。可笑的是公安人員每次都給我說：“我們知道拘禁你是錯誤的，可這是上級領導安排的，我們不得不做，你要告就告局長，告縣委書記，告省市縣三級政法委書記，別告我們。”
7月2日，公安又給我找了其他莫須有的罪名，我提出要見律師，抗議他們刑訊逼供。
7月3日，下午2時左右，段軍旗、郭海朝、劉現英、陳建方、老段(我認識他)等五六個人給我帶上手銬腳鐐，用黑塑膠袋蒙住頭，用汽車把我拉到西蘇刑警隊，連續打了一天一夜，他們讓我爬在地上，四五個人腳踩手按，還有人分別死拉手銬腳鐐，然後兩個人用我皮鞋狠命打腳掌，多數人分別用電棍擊我背部、手部、腿部和腳部，他們完全象土匪、法西斯一樣，又喊又叫，又罵又笑，我被打昏過去，他們用冷水潑醒再打，輪番打，老段和段軍旗都惡狠狠地說：“不承認有罪，不承認扣押畢業證就打死，領導說了打死了算你畏罪自殺，省、市、縣三級政法委書記，李士傑書記安排這麼做的，我們怕什麼！”
為了活下去，為了告他們，死去活來不知多少次的我在7月4日下午，不得不在公安局捏造好的好幾份筆錄上簽字，“承認”自己有罪，“承認”自己扣押了畢業證，並讓他們錄影，摘下頭套後我發現自己右手背腫得兩公分高，左手腫得一公分高，手腕部流血，腳腕部流血，都腫得很粗，手指頭上都是水泡，腫得不能動彈，兩膝蓋淤血紅腫一公分高，腿肚子上遍是電棍擊傷，脊背上遍是電棍擊傷（看守所管教說），腰部淤血紅腫五公分寬三十公分長。
7月4日傍晚回看守所時，我在人們的眼中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為掩蓋罪行，段軍旗給我送來酒精藥棉治傷，看守所免費治傷（開始要學校送1000元治傷），劉永平所長親自慰問，並安排治傷，指示我休息不參加勞動。幾乎每天都有看守所領導來看傷勢恢復情況。我幾乎不能動彈，不能用手吃飯，不能蹲，不能躺，蹲下去起不來，躺下去渾身疼，從精神到體格一向健碩的我徹底垮了，我要見律師控告但不讓見。我在死亡線上掙扎著。至今兩年過去了我身上依然留有傷疤，手腳像木頭一樣麻木沒有感覺。
8月21日在公安對我超期羈押4天，我一再抗議之後，我的案子才移送到檢察院。檢察院給我發告知時，告知上簽的時間是8月17日，我要求實事求是地寫上8月21日。檢察院不允許，為此我拒絕簽名。
12月1日檢察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審我，楊九喜、李強拒絕對我對公安刑訊逼供的控告做記錄，為此我依法指責了他們，並拒絕在筆錄上簽字。
12月6日法院發起訴書，起訴的時間是11月28日。在檢察院12月1日提審我之前起訴書就製作好了，可見這是枉法起訴。起訴書中給我捏了三項罪名，把原來的非法拘禁變成了敲詐勒索，保留了原來的妨害公務，新捏了一個強迫職工勞動——都是與法律與事實風馬牛不相及的無稽之談。鑒於永年縣法院控告我妨礙公務，我當即依法遞上了永年縣法院應回避的申請，要求與本案沒有利害關係的法院來審理，但在2008年1月29日第一次開庭時申請被駁回，永年縣法院怕暴露自己的醜惡嘴臉違法強行審理本案。
2008年3月5日第二次開庭，3月21日最後一次開庭。在整個開庭過程中，我和我的兩位元律師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和公訴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一駁倒了公訴人對我的指控，揭露了公安局到我校收保護費、法院到我校銷毀錄音罪證不成誣陷報復我的犯罪行為。在審判長和審判員和旁聽席上的觀眾正義而強烈的目光注視下，公訴人龔亞偉低著頭，默不作聲，不敢仰視，狼狽極了。儘管如此，最後一次庭審結束四個半月之後，姍姍來遲的判決書中否定了敲詐勒索的指控。但判決妨害公務罪、強迫職工勞動罪成立，各判兩年，合併執行四年，並處罰金1萬元。
這是地地道道的枉法判決，是中國和世界法律史上最醜惡的判決。是中國法官隊伍的恥辱，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法律的侮辱。它沒有一個字能證明我有罪，而每一個字都在證明這是地地道道的枉法判決，證明審判長、審判員負有不可推卸的枉法判決罪，證明政法委、公檢法相互勾結，公然踐踏社會主義法律，踐踏人類良知的罪惡。
第一、在開庭審理時，當公訴人讀完起訴書後，我立即指出公訴人的起訴書是捏造的，是為陷害被告人而捏造事實、捏造罪名，並提供了充分的無可辯駁的證據（見前面陳述理由），公訴人始終未對我的指控作任何辯解和反駁。直到庭審結束時我還一再要求公訴人作出解釋或反駁，公訴人依然沉默不語。公訴人默認了起訴書是捏造誣陷的事實（見庭審記錄）。那麼，法院判決書肯定起訴書對我的指控，判我罪名成立，肯定是枉法判決。
第二、判決書中所認定的“事實”根本不是事實。1、法院根本沒有去我校執行公務而是強迫我們與他們搞交易，讓我們交出法院敲詐勒索我校的錄音帶讓他們帶走銷毀，答應我們不再執行與姜曉肖的判決，承認其判決錯誤違法。在我們不答應他們的非法交易時，他們以妨害公務罪誣告陷害我。2、我沒有扣押過任何一位老師的畢業證和工資，更沒有強迫老師加班、加點勞動，沒有罵過任何一位老師。3、我沒有敲詐勒索過任何一位老師，收取培訓費，是培訓合同書規定的合法權利。總之我們一直在嚴格按照證明條、培訓合同書、合同書以及國家法律法規管理老師隊伍。那些所謂的被害人，或者想強留在慧光工作或者偷盜學校東西掩飾罪責，或者違背合同書不想履行違約責任，毫無證據地誣告訛詐我們扣留了他們畢業證，讓他們加班加點勞動，他們是教師隊伍中的敗類和渣子。我們有充分證據證明所謂被害人的無恥和不法。
第三、假設判決書中所認定的“事實”是事實，根據敲詐勒索罪、妨害公務罪和強迫職工勞動罪成立的要件，判決書所捏造的事實也與犯罪根本無關，罪名依然不能成立（詳細見上訴狀）。
第四、判決書所確認的定案證據自相矛盾、矛盾百出、漏洞百出，根本不支持判決書所認定的“事實”。1、法官提供的證人證言與法官本人的證言相矛盾（見原件）。2、法官的證言與我校根本沒有他們所見的李校長事實相矛盾，何以證明法院去執行公務和我妨害公務？3、2007年10月8日我在公安供述與2007年7月4日供述相矛盾。4、法官所提供的證人陳述與2007年7月4日我的供述相矛盾，如何能證明我扣押了畢業證呢？判決書所認定的事實究竟從何而來？5、公安所提供的證人證言中均明確承認他們簽有培訓合同且學校要求他們在履行合同，與我陳述一致，判決書否認我的陳述不也否認了他們的陳述了了麼？判決書不是在憑空捏造麼？
第五、法院所采信的“被害人”都違背了合同書兼有盜竊事實兼有訛詐事實，而不予采信的證人都是我校遵守合同，努力工作，奉公守法的老師，憑什麼不采信他們呢？
第六、判決書中面對刑訊逼供的充分證據，沒有否認刑訊逼供的事實，既然不否認刑訊逼供，為什麼又要采信刑訊逼供造成的供述呢？所有的刑訊逼供都是刑訊逼供者想逼取與自己片面認定的已掌握的證據相一致的非法證據，判決書以刑訊逼供下2007年7月3日，4日的供述與被害人等證言一致為理由而加以采信，這合法嗎？何況我們還有錄影、傷疤、傷痕、傷情、三個人證，證明刑訊逼供！
第七、判決書所采信證據王其江（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兼省檢察院檢察長），周國江（邯鄲市政法委書記），李桂洪（邯鄲市公安局局長）等人在威士偉信件上的批示只能足以證明這些領導把勞動爭議案件擴大為刑事案件，指使公安用刑訊逼供，非法拘禁手段來處理是違法犯罪。再則，任何法律沒有規定因為他們是領導，他們的批示就可以作為證據。因為他們是領導，他們所批示的威士偉的無恥讕言就可以作為證據。
第八、永年縣法院作為控告妨害公務的當事人，依法應回避而拒不回避。
第九、整個庭審記錄，整個判決書已經有力地，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我無罪，無任何違法行為。證明了公安、檢察敲詐勒索、非法拘禁、刑訊逼供、枉法追訴、包庇犯罪、捏造罪名，證明了判決書是枉法判決！恰如永年縣縣委書記李士傑所說：“誰都知道齊上林無罪，但?歡ㄒ興凶錚歡ㄒ戇苊眩裨螄匚甑埃ㄎ⒐⒓臁⒎ǘ紀甑啊！?
我的上訴書於8月11日交到永年縣法院，永年縣法院遲遲不給上送中院。我的律師和家人一再催促，就是不給上送中院。我向檢察院控告，檢察院置之不理，直到10月15日，我忍無可忍，在看守所裏破口大駡兩天。10月20號我的上訴書才送達中院，至此我的上訴書硬被扣押了70天，執法者竟如此違法。為什麼？因為他們做賊心虛。但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檢察院駐看守所侯科長給我手、腳、脖子帶了15天十字鐐銬，理由是我誣陷法院沒給我送起訴書。我受盡了非人的虐待和折磨！
11月20日中院如期來提審我，12月19日中院將裁定送到縣法院，撤銷原判，複還重審。縣法院這次又遲遲不將裁定送給我本人。在中院的一再批評督促下，直到2009年元月15日才將裁定送給我，直到2009年4月14日才開庭審理。總之，永年縣法院和公、檢沆瀣一氣，千方百計想延長我在看守所的被折磨的生活，以便把我折磨死在看守所裏，達到他們殺人滅口的目的。永年的法官們執行的是“永年法律”，中國法律在永年行不通。
5月4日縣法院發判決書，和原來的判決結果一樣。但枉法判決的犯罪情節比原來的判決走的更遠。
6月5日中院下發判決，撤銷了強迫職工勞動罪的判決，但迫於永年縣政法委的壓力，維持了妨害公務罪的判決。但因為這又是一次枉法判決，必然判決書中充滿了荒唐，充滿了矛盾，充?送鞣ㄅ芯齙姆缸鍇榻凇?
2009年6月6日我終於走出了看守所，結束了整整兩年的牢獄生活。我很悲哀，因為我無罪，無任何違法行為，卻遭此無妄之災。我很慶倖，我活著出來了，兩年來我竭盡全力，竭盡所有的智慧，和公檢法鬥智鬥勇，終於保住了性命，使縣委、政法委、公檢法高喊要把我整死在監獄的計畫破產。
兩年來，每月我家上400元生活費，但我瘦得皮包骨頭，多次暈倒。我的錢被剝奪了，向看守所控告，無用！
兩年來，我血壓頻頻升高，高達180、200的時候，獄醫不給做記錄，因為血壓高達180之上按規定應該回家治病。
兩年來，我多次要求做法醫鑒定，拒不給做。
兩年來，我多次要求到醫院檢查，治傷治病，不予理睬，致使我留下了刑訊逼供的後遺症，雙腳麻木，心慌手顫。
兩年來，我戴手銬腳鐐脖圈十字鐐銬共22天，受盡非人的待遇。
兩年來，我被強迫勞動每天工作至少14個小時，多數時候是16個小時，甚至17個小時，過得是牛馬不如的生活。
兩年來，我吃的是水煮菜，幾乎看不到一滴油，吃又生又酸又黑又小的饅頭，幾乎是常事。我的體重由開始的146斤降到100斤之下。
兩年來，永年縣公安局老段、郭海朝狂妄地自我暴露，04年公安局利用黑社會在公安局、縣政府門前政府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對我行兇報復，致我頭部輕傷（有法醫鑒定，報案證明）。等等。
兩年來，全國著名、大中專院校紛紛學習的慧光學校，飽受嫉妒、非法、犯罪、邪惡的來自政府部門惡勢力的摧殘。
兩年來，敲詐勒索、非法拘禁、刑訊逼供、枉法追訴、枉法判決、壓迫控告、壓迫上訴、手銬腳鐐兼之手打腳踢……像洪水猛獸一樣向我輪番襲擊。
兩年來,永年縣政法委，公、檢、法，相互勾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公然進行赤裸裸的犯罪活動。他們背叛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背叛胡錦濤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利用手中的國家機器，肆意踐踏國家法律，瘋狂摧殘守法公民，以徇個人之私。他們是一夥法西斯暴徒，他們是共產黨的蛀蟲，是人民的敵人。
兩年來，我的家人遍告無門。用特快專遞向中央常委每週發一封控告書，至今無果。
……
這夥犯罪分子的成員是：
河北省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檢察院檢察長     王其江
邯鄲市常委、政法委書記                         周國江
邯鄲市公安局局長                               李桂洪
永年縣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         曹玉學
永年縣公安局政委                               賈文軍
永年縣縣委書記                                 李士傑
永年縣縣委副書記                               宋  海
永年縣法院院長                                 李  濱
永年縣檢察院檢察長                             李建軍
本案審判長                                     張社增、彭士玉
                                               楊國棟等
永年縣檢察院駐看守所代表                       侯敏英
永年縣公安局機動中隊                           段軍旗等
永年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副隊長                     段勤相
永年縣教育局局長                               朱春福
 
請問諸位國家領導人：
中國有法律嗎？
中國有人權嗎？
這些共產黨的政法委書記，縣委書記，公、檢、法，是否比渣滓洞的國民黨土匪更殘酷？是否比集中營的法西斯暴徒更兇惡？
請回答我！
回答一個中國守法公民的憤怒控訴！
河北省永年縣教育局教研室教師
永年縣民辦慧光學校董事長、校長            齊上林
電話：0310—6866922，6605922     網址：www.ynhgxx.com    

手機：15903309792 

2009年6月7日
附注：1、如果我遭遇黑手，非正常死亡，那肯定是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三級政法委書記、邯鄲市公安局局長、永年縣縣委、永年縣公檢法對我殺人滅口。祈請為我立此存照。2、我本人手中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控訴書中的事實。如有不實之處，本人負一切法律責任。歡迎採訪、核實、報導。本人願提供交通等一切有關方面的便利。
齊上林懇求您的説明！ 
迄今，三年過去了，向中央胡錦濤總書記、吳邦國委員長、賈慶林主席、溫家寶總理、中央紀委、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等所作控訴沒有任何回應和處理。
河北省邯鄲市中院2010年9月20日以更加荒唐的理由駁回控訴人的申訴，中院院長趙贈國、立案廳審查申訴法官段瑞英無理拒絕境外記者採訪本案。 
2010年12月12日
十分感謝貴報，是您們保護了我的人身安全
